
饶漱石和新四军

童志强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,饶漱石于 1940年夏受命赴华中敌后工作,先

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,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

员,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、主任,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、政治委员,

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、代理书记、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。在 1943

年底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后,饶漱石便作为华中敌后抗日根

据地党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统辖华中工作,直到抗战胜利。

　　1954年 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,饶漱石因犯政治错误而

从中国社会政治活动中销声匿迹。此后近半个世纪以来,在浩如烟

海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论著、新四军史研究论著和有关

回忆录、史料汇编中,都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淡化饶漱石在新四军和

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历史活动,造成了一段不应该有的历史空白。即

使偶有提及,也大都持否定态度。笔者本着存真求实的历史唯物主

义原则,追踪饶漱石在华中敌后 5年的历史轨迹,试对其在新四军

工作时期的主要功过作一个力求实事求是的评判,以请教于新四

军老战士和史学界同仁。

饶漱石到华中的历史背景

　　皖南事变发生前,中共东南各省党务工作是由中共中央东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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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领导的。东南局的前身为东南分局。1937年 12月 14日,中共中

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,讨论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,议决在南方

各游击区“总的领导机关成立东南分局,主要做地方工作”,“以项

英、曾山、陈毅、方方、涂振农 5人为东南分局委员,项为书记,曾山

为副书记”。①

　　1938年 1月,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,受长江局领导。当时新四

军建军伊始,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新四军中的职务是副军长,对内

实为政治委员,因此他的主要工作侧重在新四军。同年 4月初,项

英随军部东进到皖南,所以东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副书记曾山

主持。

　　武汉失守后,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,东南分

局改为东南局,仍由项英、曾山担任正、副书记,直属党中央领导。

1939 年初,东南局由南昌迁到皖南泾县云岭,对外以军政治部地

方工作部的名义,驻在距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罗里村 5华里的丁家

山。

　　东南局进抵皖南后,各项工作很快步入正规,但是项英和曾山

之间随之也产生了一些矛盾。项英凭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

格,对东南局实行家长制的领导,用曾山 1941年 5月 17日致华中

局电文中的话说,“项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,即可一个电话叫他滚

蛋”。 (本文所引党内、军内电报均存中央档案馆,以下所引电文不

另注——笔者)项英片面强调军队的重要性, 把地方党看作附属

品,在军队与地方党发生矛盾时,一味偏袒军队。皖南竟然发生过

军队干部把地方党的县委书记关进牛栏的事情。曾山曾于 1940年

4月专门就皖南新四军与地方党的矛盾致电延安,反映“军队党借

此把地方党作为他部下看待”,“引起同志很多无谓纠纷”。在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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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项英矛盾时,曾山一度“采取否认我自己是副书记的办法,来希

望中央知道我们中间有分歧”。以后,曾山又打电报到中央,因电报

长,一次没有发完,延安来电催报,被项英知道,干脆撤了译电员的

职。其专制蛮横作风可见一斑。

　　由于项英、曾山的矛盾影响了东南局的工作,更由于项英在皖

南工作期间,“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,没有坚决执行中央

的方针,不敢放手发动群众,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

民军队,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,因而缺乏对付这

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”①,从而影响了整个开辟华

中敌后工作的大局。鉴于此,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:在

长江以北,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皖东,领导江北地方党和新四军

武装,直接指导华中工作。对此,项英在 1940年 4月 20日向中央

军委发牢骚说:“对部队部署,事实上我只能负皖南与江南之责,因

我之意见事实上不为人所重视,不过等于空话而已”,“军部仅为一

独立支队,不过对外是代表全军应付而已。”在长江以南,中共中央

则决定派饶漱石到东南局担任副书记,直接指导东南区域党的工

作。1940年 4月 16日,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:“中央已派饶漱

石来帮助东南局工作,即经重庆来皖南。彼可主持江浙沪工作。”

　　饶漱石,江西临川人。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5

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担任过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、共青团满洲

省委书记、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。1932年到上海,任中华全国总

工会宣传部长、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, 1933 年任全总华北办事处

主任,从事工人运动。1935年赴苏联,任中国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

代表。1936年被派到美国工作。1940年春奉调回延安,于 6月到

达重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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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重庆,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、博古、叶剑英、饶漱石一起会

见了因受项英排挤而长期滞留重庆的新四军军长叶挺,以及受周

恩来之命从皖南赶来接叶挺回军部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。

周恩来在谈话中,再次宣布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长江以北

地区,要求新四军军部争取移往苏南。会后,周恩来、饶漱石又单独

会见袁国平。周恩来向袁国平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,“确定东南

局仍以项英为书记,饶漱石、曾山为副书记”。①

　　同年 8 月,饶漱石随叶挺一行从重庆到皖南泾县云岭, 以梁

朴、小姚的化名住进丁家山东南局机关。

皖南事变前

　　饶漱石到东南局仅 4个月,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在

这 4个月中,他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:

　　第一,整理东南地区党务。饶漱石抵东南局后,经过一个多月

的调查研究,发现东南局和下属各省地方党组织之间联络困难,指

导不畅,就首先致力于整理闽浙地区的党务工作。10月中旬,他召

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、浙江省委代表及浙江各特委代表到皖南开

会讨论工作,决定在闽浙边基本地区建立一个分局,而东南局则东

移到苏南。会后,饶漱石以东南局名义于 11月 6日正式电报党中

央,建议“(一)、东南局移苏南; (二)、在闽浙边基本地区建立分局;

(三)、东南局直接指挥苏南、江南、浙西、苏皖边,而分局领导闽浙

赣及皖南之一部,并速建立苏南与浙西之交通网,以便经浙西保持

东南局与分局之联络,及建立闽浙边秘密电台”。同月 14日,东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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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又致电党中央,建议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局或分局, 领导闽、浙、

赣、皖南地方党,由饶漱石赴闽浙主持;曾山则专负苏南党的工作。

17 日,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“同意小姚去闽浙赣和曾山去苏南之

提议”。不久,曾山即先饶漱石离开皖南。

　　此时,由于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,阴谋围歼

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新四军部队,南方各地形势日趋恶化,从而影响

了饶漱石到闽浙赣的行动计划。1940年 12月 14日,中共中央在

给叶挺、项英的指导电中改变了同意饶漱石到闽浙赣的决定,该指

示特别提到:“关于小姚行动,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

省为断,如有此条件,以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, 如不可能, 则去江

北。”虽然最后决定饶漱石去江北,但他在组织、健全东南区域党的

领导机构和地下交通的建立等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关于这

一点,连项英在 12月 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肯定说:“小姚来

后,极力布置。”饶漱石本人尔后在皖南事变中能够辗转突围出来,

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南方这些地下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的掩

护。

　　第二,对项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斗争。饶漱石到皖南前不

久,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1940年 5月 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

中,曾对项英在发展武装、建立抗日政权、统一战线和对付国民党

发动突然事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,甚至提到“将

再犯 1927年的错误”的高度。① 对此,项英不仅拒不接受批评,拒

绝传达中央指示,而且多次向中央撂挑子、掼纱帽。饶漱石甫抵皖

南,项英一开始就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,反复向他强调皖南的

特殊性,反对把华北经验机械地搬到皖南,说中央不懂得皖南的具

体情况,以此拒绝执行中央的政治方针。结果两人争执得非常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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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,用饶漱石的话说就是“闹了四、五个钟头”。①

　　以后,项英对饶漱石处处提防,抱有戒心,不让他在公开场合

讲话,不让他参加军部有关会议,也不给他看有关电报。并对周围

的人说:“他是抗战以后才从国外回来的, 他对中国情形不懂

得。”② 饶漱石是个自视甚高的人,见项英如此排挤他,只得用婉转

的口气致电延安,反映皖南不需要自己,以致许多情况都不知道。

中共中央回电给项英,要他把皖南的情况向饶漱石通报,所有电报

都要给饶漱石看,同时指示增补饶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。但

项英仍然我行我素,独断专行,不让饶漱石参加军分会会议。③

　　第三,布置皖南秘密特委。当时皖南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

皖南特委,书记李步新,直接受东南局领导。皖南特委领导徽州中

心县委和泾县、南陵、繁昌、铜陵、芜湖、宁国、宣城、旌德等县委,共

有党员 112 万人, 其中泾县有党员 1700 人, 南陵、铜陵、繁昌各

1000人。④

　　1940年 11月以后,皖南新四军开始作北撤的准备。在饶漱石

的主持下,决定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皖南各县已暴露的地

方党员 500余人随军北撤。另行成立新的皖南秘密特委,作为东南

局和军部北撤后皖南党的秘密领导机构。任命刚撤到皖南不久的

原江西省委组织部长黄耀南担任皖南秘密特委书记。留下来的党

员分别成立由 3—5人组成的小组,并规定这些小组在半年之内不

要找组织,以免暴露,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顶点过去后再活动。同

时还布置少数地方武装留下来掩护党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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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皖南事变的白色恐怖中,有近千名被打散的新四军指战员

在皖南沿江地方党的策应下安全突围抵达江北,绝大多数皖南地

方党组织没有被国民党破坏,也是得益于上述周密布置。

皖南事变中

　　1941 年 1 月 4 日,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9000 余人绕道北

移,在行至茂林地区时,遭到国民党顽固派 8万余兵力的围剿,发

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

　　按原定计划,饶漱石于 1940年 12月 25日离开泾县云岭到繁

昌新四军第三支队驻地,拟在那里搞到赴沦陷区的“良民证”后即

化装经芜湖、上海去苏北与刘少奇、陈毅会合。他在那里等到 29

日,第三支队收到军部电报指示,命令全支队 4日前赶到云岭集中

北移。于是饶漱石在 1月 3日随三支队回到云岭, 4日即编入第二

纵队,随军部直属队行动。①

　　按军分会 1940年 12月 28日会议精神,皖南新四军第一、二、

三支队改编成 3路纵队,于 1941年 1月 4日傍晚实施绕道茂林,

再向东经苏南过江到苏北的军事行动。当时因天雨路滑,浮桥中

断,部队于 5日下午方到达茂林。6日黄昏继续行动,遇到国民党

军阻击。7日中午,皖南新四军 3路纵队分别击退国民党军拦击,

一纵通过求岭,二纵出丕岭抵达星潭外围,三纵占领高岭后向星潭

进发。

　　当时新四军退路已被截断,而此时星潭只有国民党军第四十

师 1个团的兵力防守。所以,新四军唯一的出路是迅速打开星潭,

撕破包围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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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7日下午 3时,军部在丕岭与星潭之间的百户坑召开会议。在

要不要强攻星潭问题上,军部领导之间发生了分歧。

　　会议照例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,待饶漱石得知消息、问清开会

地点后赶去旁听时,会议已开了 3个多钟头。军长叶挺的意见是宁

愿牺牲一部分部队也要从星潭冲出去,项英则以保存部队为由,坚

决反对硬拼,这样又争执了 3个多钟头。最后,项英武断否定叶挺

的正确意见,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,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到太平。但

又误走濂岭,部队转了一天,秩序混乱,只得折回里潭仓宿营。

　　8日,项英在里潭仓召开军部紧急会议研究对策,这次又没有

通知饶漱石参加。饶漱石实在忍无可忍,冲进会场,质问项英:“我

要知道你们的计划,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。我是军

分会的一个委员,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,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

献,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。”①

　　当天下半夜,项英在接到机要处破译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

长官顾祝同致上官云相命令 9 日发动对新四军全线总攻的密电

后,竟然放弃领导责任,置全军将士之安危于不顾,率领十几个人

不告而别,企图择路突围,以求保全个人生命。气得叶挺对饶漱石

发火说:“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掉了,政治上我不能解释。我很

气愤!”②

　　在此情况下,饶漱石挺身而出,召集军直属队和第二纵队的领

导干部开了一个会,向与会干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,竭力鼓励军长

叶挺出来收拾残局。

　　9日天明后,叶挺和饶漱石集合教导总队和军直属队讲话,叶

挺严肃而坚定地说:“同志们,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部队, 为了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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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,为了人民,我们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。国民党蒋介石卑鄙无耻,

他们不打鬼子,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。现在的处境,我们不得

不忍痛来发挥你们这一批骨干的作用了。现在是每个人献身于革

命的重大关头,让我们为革命、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。”叶挺

特别激愤地说道:“同志们,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,你们可以随时把

我枪毙!”① 部队顿时士气大振,斗志昂扬。

　　这时,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指挥所已进驻茂林杨山桥,并派出

大批增援部队向高坦进攻,防守高坦的新四军第二纵队第三团据

险阻击,战斗非常激烈。叶挺立即调教导总队增援第三团作战。与

此同时,军部电台也已架设起来,叶挺、饶漱石遂联名致电在延安

的党中央和在苏北盐城的中原局,报告当时的困难情况:“今 (9)日

晨北进,又受包围,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,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。项

英、国平、子昆、一氓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,行方不明。我为

全体安全计,决维持到底。”中原局书记胡服 (刘少奇)先收到电报,

立即向叶挺、饶漱石复电指出:“项、袁、周、李不告而去,脱离部队,

甚为不当,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,违反中央的指示,致

造成目前困难局面。望你们极力支持,挽救危局,全力突围走苏南,

并直令二支队接应。”刘少奇同时又发出一个致叶挺、饶漱石并转

皖南新四军各部负责人的电报,在宣布党中央关于“东南局合并于

中原局,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”的

决定后,向他们强调指示:“项英同志及袁、周二同志闻已离开部

队,致使江南党的领导顿失中心,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

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同志之指挥,以打破顽固派之

包围,胜利的转移到苏南北渡。”同日,刘少奇又致电延安,建议中

共中央“明令撤项职,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,叶在军事上负责,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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挽危局”,强调指出,“无论如何,再不能让项继续负责了,早撤职一

天,早好一天”。

　　叶挺、饶漱石接电后临危受命,在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

山,设立了指挥所,准确及时地下达各项命令。经过 9日一天的激

战,终将顽一四四师击退。到黄昏,叶挺、饶漱石率领第三团、教导

总队和军直属队甩开茂林之敌,向东北方向开进,准备沿东流山麓

经石井坑、大康王,于泾县、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,然后由

铜陵、繁昌一带渡江北上。后因沿途遭到国民党军不断袭扰,混战

一夜仅行 20余里,致使原定计划无法实现,于是全军于 10日早晨

进入横直不过数里的石井坑。

　　在石井坑,叶挺、饶漱石联名发出致胡服并转延安电:“支持 4

日夜之自卫战斗,今已濒绝境,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。请即斟酌

实情,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,并按照原议

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。”

　　10 日下午,项英、袁国平等人因突围不成,又回到军部,认识

到擅自离队的错误,遂电胡服转中央:“今日已归队。前天突围被

阻,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,有被消灭极大可能,临时动摇,企图带小

队穿插绕小道而出⋯⋯至 9日即感觉不对⋯⋯此次行动甚坏,以

候中央处罚。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。”

　　11日,饶漱石以个人名义单独致电党中央反映新四军的问题

及与项英的分歧:“我抵此后,关于发展问题曾与项发生空前争论,

但为干部团结计,故自后我采忍耐之态度”,“我军在一个月前由皖

渡江完全可能,只是项之犹豫迟疑所阻”,“我虽为东南局及军分会

委员之一,但项对此次军事计划及一切会议,完全不要我参加,一

直到不告而别,实令人寒心”,最后,他向党中央表示决心:“我为革

命而牺牲,正我初衷。但在这次万一不幸,死不瞑目,并愧不能负中

央所予重任。”同日,饶漱石还同叶挺、项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,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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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皖南当前敌情,以及新四军“缩短防线,加强工事,以少数箝制多

数,控制一个团以上强力,选择弱点,俟机突击”的方针。不久,毛泽

东、朱德、王稼祥从延安发出致胡服即转叶、饶及全体同志电, 指

出:“希夷、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,望全党全军服从叶、姚指挥,

执行北移任务。你们的环境虽困难,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,达到

苏南是可能的。”

　　12日,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叶挺、饶漱石,宣布

中央决定:“一、中央决定一切军事、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、饶漱石

二人负总责,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。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。

二、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。”同一日,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又

联名致电胡服即转叶挺、饶漱石,建议皖南新四军应指定目标,分

作几个支队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,不限时间,以保存实力,达

到任务为原则。同时指出,“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”,指示他们“应注

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”。此外,毛、朱、王在另一个致叶、饶、项的

电报中再次强调:“军中一切由希夷作主,小姚辅之,全军应服从希

夷命令。重庆方面,正在交涉,但你们不要靠望,一切靠你们自己。”

　　12 日子夜,叶挺、饶漱石指挥被包围在石井坑的剩余部队分

散突围。叶挺、饶漱石等为一路,项英、袁国平、周子昆等为一路。各

部队分散突围,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、一个是江北无为。叶挺、饶漱

石等冲出石井坑后,连夜翻过火云尖,于 13日拂晓抵达西坑,又遭

国民党军包围。14日,饶漱石根据党中央 12日关于“应注意与包

围部队首长谈判”的指示精神,以党的名义说服叶挺下山与国民党

谈判。

　　叶挺和饶漱石的努力虽然未能挽回皖南新四军的失败,但是,

不谙军务的饶漱石作为党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,在这场事变中表

现出来的胆识和勇气,是引人注目的,也是值得肯定的。

　　叶挺下山谈判,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。饶漱石在山上继续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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蔽,后被搜山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士兵发现被捕。饶诡称自己是

美国华侨,归国抗日,担任新四军军需仅几个月。在国民党连部,他

用金钱收买了国民党连长,由其代办便衣、路条,得以脱险,逃出虎

口。

　　饶漱石从茂林脱险后,经太平县城转车到皖南屯溪。得益于他

在东南分局分管地方党工作,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党的秘密联络点。

经地下交通站交通员王嗣安排在阳源一个地下党员汪茫家里隐

蔽, 并与南方局取得联系。2 月 12 日,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

处,告知“饶漱石 (小姚)同志已脱险”,“不日去金华或赴苏北,或来

重庆,看情况决定”的消息。

　　不久,在阴历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,饶漱石由皖南地下党掩护

从屯溪乘汽车到浙江兰溪。① 再经浙江地下党安排辗转到达上海。

饶漱石沿途经过屯溪、兰溪、金华等地时,根据当时形势,对各地党

组织“独立自主地布置工作,正确的估计到皖南事变后,国民党要

采用强迫的手段进攻我东南局的党部,同时在皖变中,必然有叛变

分子泄漏我们党的秘密。如果没有这种布置,当时必然受到一些损

失。因为在新四军领导机关及东南局分散后,整个华南党失掉了领

导中心,所以饶漱石同志这种行动有很大的作用”。② 新四军代军

长陈毅 1941年 5月 17日在华中局高干会议发言时对饶漱石上述

工作的肯定是符合实际的。

　　可以这样认为: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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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少奇的得力助手

　　为了从政治上全面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

潮, 1941年 1月 25日,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建立。中共中央

军委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,刘少奇任政治委员,赖传珠为参谋

长,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。随后又将在华中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

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 7个师。

　　前此,皖南事变尚未结束时,当中共中央获悉项英中途离队,

不告而别后,即让刘少奇致电叶挺、饶漱石和皖南新四军各将领,

重申党中央关于“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,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

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”的决定。饶漱石突围抵上海后,通过

地下党电台向盐城和延安发出数电,其中 3月 8日一电详细汇报

了 1月 12日突围情况、叶挺下山谈判背景以及他本人在“子铣 (16

日)深夜派卫士下山收买一连长成功, (17 日)晨由他代办便衣

通行证等,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离虎口”的经过。嗣后,饶漱石即由

上海地下党护送经地下交通线过江到达苏中根据地,在那儿帮助

工作半个多月,于 4月份抵达军部所在地苏北盐城。

　　中共中央书记处获悉饶漱石已安抵苏北后,于 3月 27日通过

决议,由刘少奇、饶漱石、曾山、陈毅 4人组成中原局,由刘少奇、陈

毅、邓子恢、赖传珠、饶漱石 5人组成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。

　　4月下旬,饶漱石出席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原局会议,并于 4月

30日在会上作关于东南党的问题的报告,介绍情况,总结经验,检

讨得失。

　　不久,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,将中原局改为华中局,由刘少

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分会书记; 因邓子恢远在淮南并已内

定调淮北新四军彭雪枫第四师工作,遂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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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主任。接着,中共中央又任命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。从这时

起,饶漱石协助刘少奇,对加强和巩固华中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建设

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　　项英的错误给新四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。因此,新四军新军部

成立后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,就是要进一步肃清项英在建军

工作中削弱党的领导、削弱政治工作的错误,加强对华中党和军队

高级干部的党性教育。

　　新四军在皖南的惨败,使中共中央从项英的错误中引出对干

部加强党性教育的极大重视。早在 1月 15日中共中央《关于项袁

错误的决定》中,就告诫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:“一切有个人英雄主

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,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,必须深自

省察。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,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

挥,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,结果总是要失败的”,强调

把“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”视作

“不可轻视”的“极大的问题”。①

　　2 月 19 日,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党内指示,要求将中央关

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律传达到团以上干部。指出:“在传达与讨论

中,要特别强调各部队干部党性的加强。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

党中央与军委的信任、尊重与服从。要克服一切自以为是的情绪,

反对对中央及军委指示命令置之不理的态度,反对在党内形成独

立自主,在政治上形成自成江山,漠视中央、漠视军委的现象。关于

项袁错误的决定,要成为军队党之团结及肃清军队党内的游击主

义的关键。”

　　为了提高认识,统一思想,清算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,使华中

全党全军更坚决地自觉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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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,华中局和军分会于 5月中下旬先后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

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。在这两次会议上,饶漱石配合刘少奇和陈

毅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在会上,饶漱石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长篇报告。在报告

中,他以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总结了造成皖南事变的主客观原因。

在分析主观原因时,饶漱石深刻地指出,东南局在项英领导下,在

执行中央总的路线方面,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重大错误,同中央总的

路线有着重大的分歧。具体为:第一,项英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

规律性、曲折性;第二,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丧失自己的立场,一

切以服从国民党、迁就国民党、做国民党的尾巴为满足;第三,不懂

得坚持党的独立性,处处企图把党同军队分开; 第四,压制甚至不

要群众运动;第五,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导到离开党的倾向;第六,违

抗中央命令。①

　　由于饶漱石是以皖南事变亲历者和同项英作斗争的形象出现

的,因此他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重视。刘少奇、陈毅也在会

上作了重要讲话。与会人员以项英的错误为鉴,对照华中各地工作

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,清算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,进一步提高了

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。这两次会议对华中高级干部

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思想路线教育,使华中全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

展的道路。

　　饶漱石以在白区从事过青年运动、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在皖南

事变中的突出表现,以及在华中局高干会上对项英错误条分缕析

的深刻批判,很快就赢得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的信任。

　　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后,华中全党全军、各战略

区、根据地都进一步加强了政治、军事、政权建设,进行了一系列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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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,华中局和军分会于 5月中下旬先后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

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。在这两次会议上,饶漱石配合刘少奇和陈

毅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在会上,饶漱石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长篇报告。在报告

中,他以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总结了造成皖南事变的主客观原因。

在分析主观原因时,饶漱石深刻地指出,东南局在项英领导下,在

执行中央总的路线方面,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重大错误,同中央总的

路线有着重大的分歧。具体为:第一,项英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

规律性、曲折性;第二,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丧失自己的立场,一

切以服从国民党、迁就国民党、做国民党的尾巴为满足;第三,不懂

得坚持党的独立性,处处企图把党同军队分开; 第四,压制甚至不

要群众运动;第五,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导到离开党的倾向;第六,违

抗中央命令。①

　　由于饶漱石是以皖南事变亲历者和同项英作斗争的形象出现

的,因此他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重视。刘少奇、陈毅也在会

上作了重要讲话。与会人员以项英的错误为鉴,对照华中各地工作

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,清算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,进一步提高了

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。这两次会议对华中高级干部

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思想路线教育,使华中全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

展的道路。

　　饶漱石以在白区从事过青年运动、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在皖南

事变中的突出表现,以及在华中局高干会上对项英错误条分缕析

的深刻批判,很快就赢得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的信任。

　　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后,华中全党全军、各战略

区、根据地都进一步加强了政治、军事、政权建设,进行了一系列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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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, 1941年 5月 18日。


